
第
五
三
六
〇
期

百 忆往岁

沽上

丛话

12满庭芳
2025年6月13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刘云云 美术编辑：卞锐

上津云客户端

看往期电子报
E-mail:liuyunyun628@126.com

如今，甲骨文作为中国汉字最早形态、
传统文化最早载体而备受重视，甲骨学也成
为一门国际显学。而我，作为一名学习甲骨
文、利用甲骨文研习殷商文化的历史学工作
者，与甲骨文结下不解之缘，靠着对甲骨文
的学习，在学术道路上不断前行。
我的老家河南浚县过去属于安阳地区

（现归鹤壁市）。1982年高考失利，我被安阳
师专中文专业（现安阳师范学院文学院前身）
录取。当时感到很沮丧，现在想来却是“因祸
得福”，家在安阳又在安阳上大学，为我较早
接触殷墟甲骨文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地利。
大学期间我积极参加各种学生社团，加

入学校的枫叶诗社和书法协会，开始临帖习
字、学习书法。师范类学校当时都开“三字
一话”（毛笔字、钢笔字、粉笔字和普通话）课
程，我对习字课用功颇深，书法水平提升很
快，在校期间多次参加书法比赛并获奖，尤
其是1984年春天参加了“第二届全国大学
生硬笔书法大奖赛”且荣获一等奖，让我对
书法学习更有信心，自信将来可以成为一
名书法家。
1984年秋，为配合“全国商史学术讨论

会”在安阳举行，安阳市书法家协会举办了
“殷墟笔会”，我作为学生代表参加了这次笔
会。虽未取得好成绩，但我顺便参观了“殷
墟甲骨文书法还乡展”，还旁听了“全国商史
学术讨论会”，由此知道安阳这么一个小地
方，竟然还有如此丰富的甲骨文和殷商文化
等学术资源。当时安阳师专校方了解到，安
阳缺少甲骨学家，从事甲骨文与殷商文化研
究的年轻学人也不多，于是决定在我们这一
届学生毕业之际成立“殷商文化研究班”，聘
请全国知名学者前来授课，为安阳市培养甲
骨文研究专家。我因参加“殷墟笔会”和旁
听讨论会，对殷商文化有一定的了解，便积
极报名，经过笔试和面试，幸运地成为研究
班的六名学员之一，从此“由文转史”，开启
了甲骨文与殷商文化的研习生涯。
研究班暂时隶属于安阳师专学报《殷都

学刊》，编辑部主任贾明刚老师兼任班主任，
负责照顾我们的生活；“殷商文化研究”专栏
编辑聂玉海老师兼任学术导师，负责指导我
们的学习；主编田璞老师为我们提供了良好
的学习环境和研究条件。学校非常重视研究
班，邀请许多知名学者前来讲学上课，如甲骨
学巨擘胡厚宣先生、古文字学宗师李学勤先

生、历史理论权威田昌五先生和《尚书》研究大家
李民先生等。这些课程专业且厚实，让我们接
触到了甲骨文与殷商文化研究的学术前沿。
当时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王宇

信老师给我们讲甲骨文释读和甲骨学概论，杨
升南老师给我们讲商史研究，这两门课的课时
都比较长，我们受益最多，与他们的关系也最
好。他们俩都是《甲骨文合集》（中国现代甲骨
学研究的集成性资料汇编）的编辑人员，也是
《合集》释文的总校释，又是组织和领导甲骨文
研究及学术交流的新生代甲骨学家，人望很
高。王老师后来还成为中国殷商文化学会会
长，杨老师是副会长兼秘书长。当时安阳很多
甲骨文爱好者和书法家都来旁听他们的课，两
位老师的讲解，让我们全面了解了甲骨学的基
础知识和商史研究方法。王老师还送我一本精
美的甲骨文拓片集，我视若珍宝。为便于我们
学习，王老师和杨老师还带着我们考察殷墟遗
址，参观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
站，观看出土文物和甲骨文实物，这次研学考察
让我们受益匪浅。老师们还为我们安排了殷墟
考古实习，就在殷墟那条著名的大壕沟由北到
南向东拐弯儿处，发掘了一座制骨作坊的骨料
坑，一开始看到骨片出现，我们还以为用自己的
手可以发掘到甲骨文。事实证明没有这么简
单。虽然没有发掘到甲骨文，但我们学到了课
本上学不到的考古学知识。

研究班学习期间，在老师们的鼓励下，我们
开始科研练手。我的第一篇论文《浅说甲骨文
书法艺术》发表在《甲骨学研究》创刊号上。之后
我还发表了多篇从书法角度入手的学术论文，
如《贞人非卜辞契刻者》《甲骨文中的象形字》《甲
骨文字的对称美》等，开启了甲骨文书法与书法
史论研究的方向。研究班将要结束时，在老师
们的带领下，我们一起编写了《甲骨文精萃选
读》。每个学员负责一期甲骨的摹写，最终由我
用楷书繁体字写出所有释文。这本书1989年由
语文出版社出版后，销量大、反响好，多次加印，
对我们从事甲骨文研究是极大的鼓励。
两年的研究班学习结束后，学员们被分到

学校不同的岗位工作，我留在《殷都学刊》编辑
部，负责“殷商文化研究”专栏编辑工作。由于
专科学校没有招收研究生的资格，我们没有取
得硕士生的学位证和毕业证，因此，大家都有
考研的打算。在编辑部工作两年后，1989年，
我考入郑州大学，跟随李民教授攻读硕士学
位。读研期间，我参与了李老师主编的《殷商
社会生活史》一书的撰写，负责其中《商代的衣
食住行》一章；我的硕士论文《商代服饰研究》
也顺利通过答辩，拿到了历史学硕士学位。
郑州大学硕士毕业后，我又回到安阳继续

做编辑，同时开始甲骨文摹刻试验。我利用篆
刻基础，用篆刻刀尝试摹刻甲骨文，通过摹刻
了解商代占卜机构的工作程序。我四处寻找

甲骨材料，克服了诸多困难，最终掌握了甲骨
文摹刻的技巧和方法。我的甲骨文摹刻作品
得到业内好评，其中一版摹刻“甲骨之王”作品
还在1994年“甲骨文摹刻艺术作品国际大展”
上获得金奖。当时摹刻了100多版甲骨，大多
数作为礼物送给了朋友，自己仅留少数几片精
品，至今仍是我讲甲骨文课或作讲座时，向学
生和听讲者进行现场展示的教具。
1993年，我报考了南开大学王玉哲教授的

博士研究生，负笈津门，毕业后留校任教。王
先生对我的论文做了很多批改，鼓励我在先秦
史研究方向继续努力。虽然我的博士论文选
题是《商代都城研究》，但后来发表的多篇论文
和出版的学术专著，均为甲骨学、殷商史研究
成果。比如《殷卜辞所见先公配偶考》《卜辞所
见“殷人尚右”观念考》《〈明义士家藏中国文物
展〉中两片甲骨考释》《殷墟都城探论》《巫史重
光——殷墟甲骨发现记》《殷墟考古发现与甲
骨文研究》《商代社会文化与观念》《甲骨文书
法探微》《契学初曙：天津甲骨学论集》《商代中
原生态环境研究》等，都是典型的甲骨学、殷商
史研究成果。
到天津读书后，我了解到甲骨文发现的说法

存在争议，于是申报了天津市社科项目《甲骨学在
天津》，对“甲骨文发现在天津”“甲骨文收藏在天
津”“甲骨文研究在天津”“甲骨文书法在天津”等
相关内容进行深入研究，得到学术界的认可。
除了学术研究，我还在甲骨文书法艺术方

面进行长期不懈的探索——将甲骨文与书法
结合起来，努力探索甲骨文书法的表现形式和
理论。我发表了多篇甲骨文书学论文，并将研
究成果汇总在《甲骨文书法探微》一书中。我
作甲骨文讲座时，通常都是讲“甲骨文与书法
艺术”这个题目，听众比较容易接受，更便于在
社会上普及甲骨文这种古文字的相关知识。

近年来，我已举办了两次甲骨文书法展
览：第一次是为迎接甲骨文发现120周年的到
来，2018年11月在天津美术馆举行的“殷契抒
怀——朱彦民甲骨文集联书法展”；第二次是为
纪念甲骨文发现125周年和庆祝南开大学建校
105周年，2024年10月在南开大学举行的“契文
传道——朱彦民甲骨文书法展”。两次展览，收
获了不少肯定，但我始终清醒地认识到，不是我
的书法水平有多高，而是我选择了甲骨文这种
神奇有趣的书体，我是大大地沾了甲骨文的光。

这就是我与甲骨文的近半世情缘，我会继
续坚持下去，守望这份难得的缘分。

我的甲骨文情缘
朱彦民

1950 年《星报》创刊几
个月后，迎来梅兰芳大师到
津演出，我作为报纸副主编
接到采访大师的任务。记
得那是初冬时节的一天，早
晨8点钟，我敲开了利顺德
大饭店梅兰芳所住房间之
门，被他的秘书挡住，说：不
凑巧，梅先生现在就要出去
拜客，你改天再来吧。紧跟
着就听梅兰芳在屋里面说：
既然来了，就请进来坐坐
吧！于是，我走了进去。

只见梅大师手上拿着
一顶帽子，身上已经穿上大
衣，看来确实是就要出门拜客。但他还是请我坐到沙发
上，然后坐到沙发另一边语气温和地问，您有什么吩咐？
我说，您在戏剧改革方面一向是推陈出新的能手，据说
《四郎探母》里铁镜公主的京白就是您新创作的，结果把
铁镜公主这个人物搞活了；据说原来京剧演员演唱的时
候使用一把胡琴伴奏，但您在女声独唱中加了把二胡，这
就优美很多。所以，我想请您谈谈戏曲改革的意见。梅大
师说，这是个大题目，我是有很多想法的，好吧，我们改天
再谈。然后他请我一起走出了房门。

梅兰芳和我并肩走过甬道去乘电梯，好像熟人似的，
他对我说：“《星报》是新中国的新事物，一个以戏曲为主要
对象、以戏曲改革为主要话题的报纸，这是从来没有过的，
我是期期必看。”然后，他又接着讲：“你们这个报纸引起了
戏曲艺人广泛热烈的反响，过去谁给唱戏的办报啊？过去
谁给唱戏的做专访啊？你们这工作做得了不起。”从电梯
出来，我们并肩走出了利顺德大饭店的正门。那时利顺德
大门口停的不是汽车，而是人力三轮车，三轮车夫们一下
子围上来兴奋地喊：“梅兰芳！梅兰芳！”他就摘下帽子向
着围上来的人们微微鞠躬，微笑着对围上来的三轮车夫们
点点头，虽然不吱一声，但这个人非常平易近人。

转过身来梅兰芳戴上帽子，我们来到利顺德大饭店的
后院，这里停着一辆半新的汽车，他上车了，然后和我说：
“你找个时间吧，我详谈细谈。”

找个时间？我万万没想到。当天下午，我就找到了时
机。当时内蒙古一文工团正在天津演出，听说梅兰芳来天津
了，该团成员一致要求见见梅大师，要领略他的风度，听听他
说戏。于是，我又一次见到了梅大师。

梅兰芳依旧拿着帽子，鞠完躬后说：“我生在京剧世
家，但生活非常贫苦，父亲就是唱京戏的，但他没有上过
妆，只是在人家宴席旁站着唱戏，结果他没唱出（名堂）来，
很年轻就病死了。不久母亲也病故了，我成了一个孤苦伶
仃的孩子，多亏我的伯母把我拉扯大，但她的生活也不好，
从没见她手里拿过银元，只是靠缝缝补补拿个铜元。是伯
母把我养大的，后来我也唱戏了，也是站在人家酒席桌前
清唱，没有上过舞台，上舞台那是要靠人情面子和上台费
用的，我没有。再后来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教戏的师傅，师
傅说，这孩子扮相还不错，就让我唱一段，可我木木呆呆根
本就唱不了戏，师傅说，祖师爷没给你吃这碗饭，你还是站
着唱戏吧！我慌了好长时间，我怎么木木呆呆？所以我和
你们说，第一个是唱戏要有感情，感情来自哪里？来自你
的人生抱负，再以后我在这方面确实作出了成绩，无外乎
勤学苦练。后来我在上海唱红了，原来是王凤卿王老师挑
大梁，我是挂二牌，但他为了提携新人，居然让我挑大梁唱
了几出戏，这一下子我走红了，所以我一直认为人帮人是
最重要的。现在你们的处境比我那时好多了，可以很好地学
习，要学会动感情，唱戏是要动感情的，我唱戏有时候就忍不
住下台后痛哭，《霸王别姬》我哭过，《宝莲灯》我哭过，只有哭
了、掉泪了，我才感觉这场戏演得不错。你们要把感情和角
色挂在一起，这就是我说给你们的一点，勤学苦练吧！”

可这个采访没有涉及戏曲改革，《星报》主编阿英同志
说，这个素材太好了，但是这个访问不能写，还是以后再说
吧！所以我就没有写。那时我二十多岁，梅大师的平易近
人、谦恭态度和名角风采给我烙下深刻的印象，一直难以忘
怀。七十多年过去了，现在我已是百岁老人了，能如愿把这
个采访补写下来，也是为梅大师留下一点儿可贵的资料吧！

题图：利顺德大饭店保留的梅兰芳客房（本报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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蓟州黄崖关长城（水彩画）叶武 文并图

《说文解字》中对“父”的解释是：“父，矩
也。家长率教者。从又举杖。”可见，引导和
教育子女自古就被视为父亲的一种天职。
为人父者对子女影响深远，可不慎乎？

现代作家茅盾（本名沈德鸿）的父亲沈
永锡，从小学八股，16岁即中秀才，但他却从
心里讨厌八股，喜欢学习数学。结婚前，沈
永锡没有钱，不能购买关于数学方面的新
书，又迫于长辈的压力，只能偷偷学习数
学。茅盾在回忆录里提及父亲学数学的经
历——沈永锡从家中的藏书《古今图书集
成》中找寻学习数学的书籍，“由浅入深自学
起来。他还自制了一副算筹（用竹片），十分
精致（母亲一直保存着直到她逝世）”。结婚
后，因妻子陈爱珠有八百元银元填箱，沈永
锡就畅想以此买书、去沪杭见世面、到苏州
游玩、去日本留学等，这些异想天开的想法，
遭到了14岁即在娘家管家的妻子的婉劝。
待到茅盾8岁时，沈永锡病倒了，但他仍然
每天挣扎着从床上起来，学习“最有兴趣”的
数学，“自习小代数、大代数、几何、微积
分”。此外，他还喜欢阅读“声、光、化、电一
类的书”和“世界各国历史、地理的书”以及
“留日学生所办的鼓吹革命的报刊”。

沈永锡之所以如此热衷于数学，是因为
他认为中国要第二次变法维新，必然要振兴
实业，这就需要理工人才。因此，他在立遗
嘱时特别强调此点。立遗嘱后，沈永锡不再
看数学方面的书籍，而是“天天议论国家大
事，常常讲日本怎样因明治维新而成强国”，
还常常勉励茅盾：“大丈夫要以天下为己
任”，并反复说明这句话的意义。茅盾在高
等小学会考时，根据父母的日常议论写成

《试论富国强兵之道》一文，并以“大丈夫当
以天下为己任”这一句结尾。此文受到主考
官卢鉴泉的大力褒扬：“十二岁小儿，能作此
语，莫谓祖国无人也。”

与热爱数学的沈永锡不同，戏剧家吴祖
光的父亲吴瀛（字景洲）则是挚爱古玩字画
碑帖。读吴祖光《怀念父亲》一文，可看到吴
瀛是一位“一贯热情戆直乃至带有几分傻气
的父亲”，他不擅长做官，“热衷的是读书、作
诗、写字、绘画、刻印，并都有所成就。此外
他最有兴趣的是收购古玩字画碑帖，他一生
工资收入大部分都送给了古玩铺”。吴瀛倾
尽所有购买古玩字画碑帖，常常弄得古玩店
的伙计“来家要账”，甚至每年“三节”（端阳
节、中秋节、春节）都有一屋子“客客气气”的
伙计坐在门房里赖着不走。更甚至牵连无
辜，弄得一家人不得安宁，吴祖光清楚地记
得：“甚至于有一年我和姐姐、妹妹、弟弟在学
年开学时，竟由于父亲买古董把钱花光负债
累累，连我们的学费都交不出来，只得写信给
学校要求缓交，弄得我这小学生都觉得脸上
无光。”即使在抗战“仓皇避难入川”时，吴瀛
依然看重书画等古文物，“万里征途之中他
宁肯将衣物箱笼大量弃置，却精选一部分心
爱的书画不辞艰险带在身边”“到了四川之
后，经过轰炸和多次搬迁，稍得安居时，他又
开始逛古玩店，把旧字旧画、古玩玉器抱回
家来。真是本性难移，顽固至极”。

待到吴瀛年老因脑溢血卧床四年，再也
无力保管自己的古旧文物时，他不假思索，
同意了吴祖光将文物全部捐献给国家的建
议。吴瀛“将所藏二百余件古文物无偿捐献
给故宫博物院。他高兴地说：‘交给国家，比

我自己保管要安全得多了’。”真可
谓“人有所不为也，而后可以有为”。
其实，父子既可以做朋友，

也可以做“兄弟”。当代作家汪
曾祺在《多年父子成兄弟》和《自
报家门》这两篇散文中提到，他
父亲汪菊生“是画家，会刻图章，
画写意花卉”“会摆弄各种乐器，
弹琵琶，拉胡琴，笙箫管笛，无一

不通”，会“养蟋蟀，养金铃子”；年轻时是“一
个擅长单杠的体操运动员”，也会踢足球，“还
练过中国的武术”。这是一个既古典又现代
的父亲，但是他并不古板，“是个很随和的
人”，很少发脾气，“对待子女，从无疾言厉
色”“他爱孩子，喜欢孩子，爱跟孩子玩，带着
孩子玩”。他会“领一群孩子到麦田里放风
筝”，他会为孩子做精美的荷花灯、西瓜灯，他
会陪孩子一起唱戏，“还挺高兴”。当17岁的
汪曾祺给初恋写情书时，汪菊生还在一旁“瞎
出主意”。对于人们以之为怪的这种父子关
系，汪菊生美其名曰“多年父子成兄弟”。因
此，汪曾祺72岁时在散文《我的父亲》中写道：
“我的童年是很美的。”他想念童年，想念父亲。

在时代的风云变幻中，汪菊生并没有什
么世俗意义上的成就，但是他培养了汪曾祺
的生命趣味和家庭观念。汪曾祺深受父亲影
响，对自己的孩子也非常和善、民主，给予儿
女充分的自由，他的孩子、孙女可以叫他“老
头子”，他亲手建立了一个“现代化的”“充满
人情味的家庭”。汪曾祺说：“儿女是属于他
们自己的，他们的现在，和他们的未来，都应
由他们自己来设计。”

正如现代作家冰心于《繁星·七五》诗中
所写：“父亲呵！出来坐在月明里，我要听你
说你的海。”每个父亲都有他的“海”，做儿女
的也应该聆听父亲的“海”，因为，父亲的“海”
里也有一个你。（题图摄影：刘明辉）

书写父亲 聆听父亲
李玉辉

我是1993年初南下深圳的。
抵深的第一个周日就独自骑着单
车，前往东门寻访书店。同事告
诉我，深圳的书店都在那一片，一
家是解放路新华书店，一家是博
雅书店，后者是一家合资书店。
我对解放路书店印象很浅，只记
得那里人很多，挤挤挨挨的，令人呼吸不畅。这
倒从一个侧面印证了当时这座城市读者众多而
书店匮乏的状况。我在解放路书店曾淘到一本
自己写的书《东方既白》，这也是我初到深圳最有
趣的一个淘书插曲。很快，这家书店就被新建的
深圳书城替代了，这是后话。

我对博雅书店可谓“一见钟情”：一是因为本
来就喜欢书画艺术，博雅恰好是“术业有专攻”；二
是这里总有一些港台地区的优质出版物；还有一
条就是这里的店员比较专业，常常能够给顾客提
供一些比较到位的建议。

在博雅购书，我有三次比较难忘的经历。第一
次是在此偶然发现一本香港出版的《好大王碑》，我
有一阵子对这个拙朴苍厚的名碑十分着迷，因一时
找不到印刷品，只好从书友夏天公那里借来复印了
一本，时常照着临习。我曾找了好多地方，都没有
淘到，不想在博雅却是“得来全不费工夫”，不由得
喜出望外。购回这本碑帖之后，我的临习也就跟着
升级换代，把复印本甩到一边去了。

第二次难忘的淘书经历，是淘得一套湖北
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杨守敬集》。这是一部大

书，十六开本十三大册，每册收录专著若干种，令
人对这位晚清大学者的渊博学识和勤勉笔耕的精
神心生敬畏。我对杨守敬的认知是从书法开始
的，尤其对其《学书迩言》等论书名著早有涉猎。
后来迷上淘书，才知道这位先贤竟然是访书淘书
编书的全能书痴，他的《日本访书志》《日本访书
志补》《留真谱》以及《藏书绝句》等书，堪称爱书
人不可不读的淘书宝鉴。而这位爱国学人与当
时的驻日公使黎庶昌一道，将多年在日本抢救性
淘书所获得的国内失传的善本孤本，集纳编纂而
成《古逸丛书》（共二十六部，两百卷，49册），更
成为中国学者在日本镌刻刊印的古籍珍本，对保
存这些中华文化典籍，使之不致淹沦，可谓居功
至伟。初见《杨守敬集》，面对它的卷帙浩繁、沉
重无比，我多少有些望而生畏，毕竟家中已是“书
满为患”了。我打算只买其中的三本，
可是店员却说，这套书只能整套销售，
不能零卖。正在犹豫时，博雅老总杨国
儒走过来，他的一番话令我疑虑顿消：
“买书一要精选，二要买全。我们平时购
书，要是不全，还要一本本给凑齐呢，你

怎么能把它拆散呢？再说，这样的
大部头，写书的人用尽毕生心血，
编书的一班人至少要花十年心血，
印这种学术书肯定要有国家补贴，
印数又很少，我们博雅只进了两
套，已经卖出一套，只剩这一套
了。你一次性搬回家，难道不是超

值收藏吗？”得，没啥说的，照单全收。
第三次难忘的淘书经历，也是看中了一部大书：

朱孝臧所辑刊的《彊村丛书》。这是被誉为晚清“四
大词人”之一的朱孝臧呕心沥血编纂的词总集。朱
孝臧（1857—1931），号彊村，浙江湖州人。他精通词
学，造诣渊深，时人尊其为词学“宗匠”，还有人誉其
为唐宋到近代千余年来万千词家的“殿军”。王国维
在《人间词话》中对朱孝臧评价甚高，称其为“学人之
词”的“极则”。而朱孝臧的《彊村丛书》所收录唐五
代宋金元词人的总集和别集共计260卷，显见此公
是寄望于这部词学巨编能够集古今词学之大成。《彊
村丛书》的初刻本于1917年成书，而我所见到的则是
扬州广陵古籍刻印社的重印本，分装为六函，每函十
册，总共六十册，真称得上是洋洋大观。

我对宋词一直十分痴迷，还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
试着填过几十首小词，但是自感俱不足
观。本想靠着这部词学百科全书式的皇
皇巨著，打通学词之门径，深入词学之堂
奥。孰料岁月蹉跎，多年过去，这部大书
却一直被我束之高阁，无暇细读，真是
辜负它了！

淘书琐忆（三）

博雅书店的淘书经历
侯军

黄崖关长城始建于北齐天保七年（556年），

位于蓟州区北部的崇山峻岭之巅。天津辖域内

全长40余公里，因其水陆关隘、边城掩体、战台

烟墩、古寨营盘一应俱全，被誉为“万里长城之

缩影”。我创作的这幅水彩作品，技法上先以钢

笔墨线塑形，再以水彩的金黄色暖调漫过，衬托

出“黄崖夕照”的奇观色彩；同时，晕染关内关外

的层峦叠翠，表达历史烟云的具象，彰显民族精

神的璀璨光芒。

我出生在山西吕梁山区一
个叫黄土洼的小山村。记得那
年，父亲在自家土窑洞旁的坡地
上栽了十几棵柿子树。过了几
年，每到秋季，黄澄澄的柿子就
挂满枝头，成了我们小山村一道
美丽的风景。

收获的时候，全村的孩子都
跑来帮我家摘柿子，满坡的欢声
笑语，热闹非凡。末了，父亲会
给每个孩子分5个大柿子。

二娃是村里的爬树能手，再高再难爬的
柿子树他都能上得去。所以，结在树顶上的
柿子他都可以摘个干干净净。

不过，有一年秋季父亲新立了一个规
矩：不准摘树顶上的柿子！

二娃不服，大声说：“你是怕我爬那么

高摔下来吗？放心，
我不会的！”
父亲对二娃说：

“是怕把你摔坏啊！这
是一层意思。”
二娃调皮地反问：

“还有哪层意思？”
父亲接着说：“你看看远处山

上，那儿有许多鸟儿，天气慢慢变冷
了，鸟儿们觅食也越来越困难了。
所以，我们在收获的季节要为它们
留一些吃食啊！”

我们一帮孩子这时都恍然大
悟，纷纷说：“夏天，鸟儿们为我们捉
害虫；秋后，我们就得为它们留一些
过冬的吃食。”

父亲点点头，接着说：“所以我
们从现在开始，每年都要给鸟儿们

留一些柿子在树上。”
父亲的话很响亮，大家都听到了，也听明

白了。山上的鸟儿们也听到了。
于是，从那年秋季起，我们每年都留一些

柿子在树上，让鸟儿们与我们一起分享。

留些柿子在树上
武宝生


